
二〇一二年九月二十二日 星期六B10大公園􀰙責任編輯：曹疏影

民
初
的
一
場
崑
弋
義
務
戲

河
北
鄉
間
的
崑
弋
班
同
和
班
、
榮
慶
社
初
入
北
京
時
，
因
北
京
已
多
年
沒
有

崑
曲
班
社
演
出
，
故
一
時
頗
受
歡
迎
，
觀
眾
除
高
陽
布
商
外
，
以
北
京
大
學
師
生

為
多
，
尤
其
是
侯
仲
純
、
劉
步
堂
、
顧
君
義
、
王
小
隱
、
張
聚
增
、
李
存
輔
，
號

稱
﹁北
大
韓
黨
六
君
子
﹂
，
專
捧
韓
世
昌
，
如
介
紹
韓
世
昌
拜
吳
梅
為
師
，
編
印

《
君
青
》
專
刊
，
為
韓
世
昌
打
理
生
活
及
學
藝
之
事
。
韓
世
昌
日
後
成
為
﹁崑
曲

大
王
﹂
，
即
是
從
此
時
始
。

蔡
元
培
也
時
常
去
天
樂
園
觀
崑
曲
，
特
別
欣
賞
韓
世
昌
的
《
思
凡
》
。
一
日

，
正
在
樓
上
包
廂
看
戲
時
，
樓
下
顧
君
義
等
人
大
聲
喝
彩
，
有
人
便
對
蔡
元
培
說

：
﹁樓
下
掌
聲
，
皆
高
足
所
為
。
﹂
蔡
元
培
笑
答
：
﹁寧
捧
崑
，
勿
捧
坤
。
﹂

從
一
九
一
八
年
六
月
十
八
日
《
北
京
大
學
日
刊
》
登
載
的
一
則
啟
事
，
可
知

當
時
蔡
元
培
等
人
支
持
崑
曲
之
狀
況
。
這
則
啟
事
的
標
題
為
﹁本
校
會
計
科
代
售

留
法
儉
學
會
學
校
義
務
夜
戲
票
﹂
。
原
來
，
這
是
留
法
儉
學
會
學
校
為
了
籌
集
經

費
，
在
江
西
會
館
舉
辦
崑
弋
義
務
夜
戲
。
可
謂
是
﹁要
留
法
，
先
看
戲
﹂
。

啟
事
所
附
的
﹁戲
目
﹂
有
：
侯
益
太
、
王
樹
雲
《
琴
挑
》
，
張
文
生
、
張
小

發
、
馬
鳳
彩
《
雙
龍
會
》
，
陶
顯
庭
、
陳
榮
會
、
胡
慶
合
《
冥
勘
》
，
侯
益
隆
、

侯
瑞
春
《
蓮
花
山
》
，
姚
玉
芙
《
思
凡
》
，
韓
世
昌
、
陳
榮
會
、
馬
鳳
明
《
春
香

鬧
學
》
，
王
益
友
、
馬
鳳
彩
《
快
活
林
》
，
陳
德
霖
、
錢
金
福
《
刺
虎
》
，
郝
振

基
、
郭
鳳
鳴
、
韓
子
雲
《
安
天
會
》
，
姜
妙
香
、
梅
蘭
芳
、
程
繼
先
、
李
敬
山
、

李
壽
峰
《
奇
雙
會
》
，
白
雲
亭
、
韓
世
昌
、
侯
益
隆
、
侯
益
太
、
馬
鳳
明
、
朱
玉

鼇
《
千
金
記
》
。
《
千
金
記
》
註
有
﹁初
次
演
出
﹂
、
﹁拿
手
好
戲
﹂
，
﹁戲
目

﹂
後
附
註
﹁梅
蘭
芳
如
演
《
春
香
鬧
學
》
，
韓
世
昌
則
演
《
佳
期
拷
紅
》
﹂
。

從
這
份
戲
單
來
看
，
此
次
演
出
的
伶
人
為
河
北
崑
弋
班
和
京

中
皮
簧
班
名
角
，
前
者
多
為
醇
王
府
恩
榮
班
、
恩
慶
班
的
藝
人
及

其
學
生
，
如
陳
榮
會
、
胡
慶
合
、
侯
益
太
、
侯
益
隆
、
陶
顯
庭
等

。
後
者
多
為
宮
廷
流
入
皮
簧
班
之
崑
曲
名
角
及
其
學
生
，
如
陳
德

霖
、
錢
金
福
、
梅
蘭
芳
等
。
他
們
既
是
明
清
兩
代
作
為
宮
廷
藝
術

的
崑
曲
之
遺
存
，
也
是
民
國
以
來
流
轉
於
京
津
冀
地
區
的
北
方
崑

曲
之
先
聲
。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韓
世
昌
擬
演
的
《
佳
期
拷
紅
》
為

吳
梅
所
教
的
第
一
齣
戲
。

此
次
演
出
的
發
起
人
中
，
有
蔡
元
培
與
齊
宗
康
。
齊
宗
康
即

後
來
著
名
的
戲
劇
家
齊
如
山
，
齊
也
是
河
北
高
陽
人
，
此
時
他
正

幫
助
梅
蘭
芳
編
寫
《
天
女
散
花
》
等
新
戲
，
開
始
他
的
戲
曲
研
究

生
涯
。

﹁啟
事
﹂
中
的
﹁本
校
﹂
即
北
京
大
學

，
之
所
以
這
則
﹁啟
事
﹂
會
持
續
登
載
於

《
北
京
大
學
日
刊
》
，
大
概
是
因
為
蔡
元
培

及
北
大
師
生
熱
心
提
倡
崑
曲
的
緣
故
吧
。

﹁鐵
嗓
子
活
猴
﹂
郝
振
基

郝
振
基
是
京
南
大
成
縣
台
頭
村
人
，
今

屬
河
北
省
靜
海
縣
。
自
小
在
本
村
崑
弋
子
弟
會
學
戲
，
工
武
生
和

花
臉
。
其
最
拿
手
的
好
戲
便
是
《
西
遊
記
》
中
的
孫
悟
空
，
人
送

美
名
﹁鐵
嗓
子
活
猴
﹂
及
﹁美
猴
王
﹂
。

說
起
來
，
郝
振
基
本
身
就
長
得
有
三
分
像
猴
，
時
人
描
述
他

的
形
象
說
：
﹁郝
老
先
生
生
就
一
副
拱
肩
，
眼
球
淺
黃
色
，
長
眼

毛
，
眼
泡
略
腫
，
兩
頰
瘦
削
，
兩
顴
有
些
突
出
，
個
子
高
，
四
肢

骨
骼
細
長
。
﹂
因
這
種
長
相
，
郝
振
基
將
孫
悟
空
的
臉
譜
設
計
成

﹁一
口
鐘
﹂
，
即
外
白
中
紅
，
紅
色
上
端
像
個
月
鏟
，
下
端
較
窄

，
似
橄
欖
形
，
不
同
於
皮
簧
班
的
﹁倒
栽
桃
﹂
，
存
有
清
宮
猴
王

臉
譜
之
遺
意
。
在
扮
相
上
，
演
《
安
天
會
》
時
，
上
場
時
戴
草
王

盔
，
帽
兩
邊
各
繫
着
一
條
長
過
膝
頭
的
鵝
黃
彩
綢
飄
帶
，
盜
丹
時

戴
一
頂
白
色
氈
帽
，
身
着
黑
箭
衣
，
繫
大
帶
。
這
都
是
傳
統
的
弋

腔
猴
王
的
穿
戴
。

早
年
時
，
他
在
京
南
安
新
縣
大
田
莊
演
《
安
天
會
》
，
一
名
老
者
批
評
他
扮

猴
吃
桃
沒
有
吐
核
，
—
—
因
為
即
使
是
猴
子
，
也
不
會
把
核
吞
下
肚
的
！
後
來
他

大
病
一
場
，
病
愈
後
養
了
一
隻
猴
子
，
觀
察
猴
子
的
行
動
坐
臥
和
表
情
。
據
侯
玉

山
以
及
向
郝
振
基
學
過
猴
戲
的
侯
永
奎
介
紹
，
郝
振
基
平
時
休
息
時
，
也
常
常
把

肩
拱
起
，
兩
腿
劈
開
，
兩
手
很
鬆
弛
地
垂
放
在
兩
腿
之
間
，
琢
磨
猴
子
坐
着
的
姿

態
和
神
情
。
因
此
，
後
來
到
天
津
演
出
時
，
就
有
劇
評
文
章
讚
道
：
﹁該
伶
一
出

場
，
掌
聲
雷
動
，
足
見
其
人
緣
之
普
遍
。
臉
譜
較
昔
日
少
變
，
手
腳
之
靈
便
，
眉

眼
之
活
動
，
逼
似
真
猴
，
與
往
無
異
。
嗓
音
之
頓
挫
高
亢
，
比
往
中
氣
尤
足
，
真

可
稱
老
當
益
壯
矣
。
偷
桃
時
之
跳
躍
，
純
屬
猴
類
一
種
毛
手
毛
腳
的
神
氣
；
吃
果

時
之
剝
皮
、
吐
核
及
咀
嚼
，
種
種
神
氣
與
猴
俱
化
，
盜
丹
時
之
取
葫
蘆
放
葫
蘆
，

俱
出
猴
式
，
可
謂
一
絲
不
走
。
寫
生
能
寫
到
骨
頭
裡
去
，
決
非
但
求
貌
似
者
可

比
。
﹂據

說
，
在
演
猴
子
﹁偷
桃
﹂
時
，
郝
振
基
動
作
很
小
，
行
動
極
為
靈
活
。
一

邊
吃
桃
，
一
邊
轉
眼
珠
，
來
回
晃
腦
袋
，
尖
嘴
巴
一
鼓
一
鼓
的
，
兩
個
耳
朵
還
能

前
後
扇
動
。
過
一
會
兒
，
他
又
把
後
腦
勺
朝
着
觀
眾
吃
桃
，
邊
吃
，
後
腦
勺
還
能

上
下
聳
動
。

而
演
至
﹁盜
丹
﹂
時
，
郝
振
基
先
抱
起
葫
蘆
，
走
到
台
中
央
，
四
顧
無
人
，

便
倒
出
一
粒
金
丹
吃
了
，
又
倒
出
第
二
粒
、
第
三
粒
、
第
四
粒
，
前
三
粒
都
是
先

嘗
再
嚼
再
咽
，
第
四
粒
就
開
始
直
接
吞
。
接
着
把
葫
蘆
裡
的
金
丹
像
灑
水
一
般
倒

在
桌
上
，
又
用
嘴
像
吃
炒
豆
一
樣
胡
亂
猛
嚕
，
發
現
桌
縫
裡
有
一
粒
，
摳
出
。
發

現
地
上
掉
了
一
粒
，
輕
身
走
小
邊
，
找
到
並
吃
掉
，
再
縱
身
躍
回
桌
子
…
…

因
此
，
時
人
評
曰
：
楊
小
樓
猶
是
人
學
猴
，
而
郝
振
基
則
是
猴
學
人
也
。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讀奧
威爾的《1984》，那種莫名的悲
傷，在深夜裡瀰漫。這份悲傷不
是來自於政治機器對人的禁錮，
而是兩個人的愛情和相互的背叛
。他們心中隱隱留存的，依舊是
那刻骨銘心的愛。

《1984》中的扭曲時代，或
許在現實中是存在的。而我會想
起另外一些，想起克萊帕頓的
《淚灑天堂》，這位大師級的布
魯斯音樂家為墜樓而死的兒子寫
的這首歌，已經成為人們耳熟能
詳的經典名曲。在最初接觸歐美
音樂唱片的那些年月，《音樂天
堂》這本有聲雜誌和所配的磁帶
成為許多人的深愛。現在還會想
起卡倫．卡朋特，這位因厭食而
去世的鄉村歌手，那首《昨日重
現》你還記得嗎？我記得，我還
會想起理查德．馬克斯《此情可

待》，邁克爾．鮑頓的《當男人愛上女人》……
想說的不僅僅是這些。當《音樂天堂》陸續

推出《盛世搖滾》、《朋克時代》特刊後，激進
的火焰開始猛烈燃燒了。記得寧夏的樂評人大軍
說的幾句話還成了《朋克時代》雜誌的編前語的
一個說例。大軍當時頗不服氣，拿着雜誌指手畫
腳，口水四濺，要與主編論戰一番。

那個時代算不算一個偉大的時代呢？雖然視
野相對封閉，雖然跨界交流還有巨大的障礙，可
是卻有那麼多的理想主義者在為我們鞠躬盡瘁地
提供着數不清的給養。我們分辨着，汲取着，如
飢似渴。從主流，從邁克爾．傑克遜，麥當娜，
肯尼．羅傑斯，再到重金屬，哥特、朋克，直到
布魯斯、爵士，民謠……感知的大門就這樣悄然
洞開了。

我們甚至在那個西北的小城石嘴山大武口區
開了一家名為 「金屬磁帶店」的唱片店，賣了三
個多月的打口磁帶和CD，之後大家作鳥獸散，
投入的錢得了不少磁帶和唱片。而可笑的是，我
們卻沒有CD機，因為大部分工資都要上交家裡
，手裡根本沒有多餘的錢。想買CD機也可以，
不過條件是得結婚，激光唱片機在那時是結婚的
家電八大件之一。有一次，朋友的哥哥出去旅行
結婚，家裡有套激光唱片機，那時的牌子不是建
伍就是先鋒，大家就趕緊帶上CD去聽。有時候
聽得朋友都不耐煩了，畢竟，我們拿的那些CD
不是流行歌曲，人家還要打麻將，只好很遺憾地
走人。

那些平凡的日子，我們的勁頭十足。一位哥
們找的對象是女出租車司機，那時開出租車還是
很體面很掙錢的活，人家早早就買了激光唱機。
聽說這個，我們就馬上帶上片子跑到她家。哥們
的對象則很欣然地默許我們。好景不長，哥們的
熱戀不可能讓我們再去做 「電燈泡」，我們就開
始尋找下一個目標。

美國人貝爾發明電話機
後，隨着西風東漸，這一遞
送信息快捷如面晤的工具舶
來中國，最先出現在 「冒險
家的樂園」上海。

公元一八八二年春，有
個叫比肖普的英國人，在上海正豐街（今廣東路）
至十六舖之間，鋪設了一條電話線，兩端各接上
一部電話機，廣為宣傳電話的神奇功能，聲言將
鐵線一接，在其講話器一端說話便可傳出，極遠
者可致數千里之外，聽得明白，如同面晤……

出於 「放長線釣大魚」的用意，比肖普許以
免費體會。

相隔兩地講話，憑着一根線就能彼此聽到，
於眾多的上海人實屬前所未聞，有心試試這洋玩
意兒的不在少數，反正又不要花錢，便有人進去
拿起了通話器，果然，從聽筒裡傳來了說話聲。

但也有人以為，這是洋人預先做了什麼手腳
在裡邊，不甚相信聽到的說話聲音，是從幾里外
的正豐街或十六舖傳過來的，他們計劃拆穿外國
佬的西洋鏡。於是呼朋喚友，或鄰居相邀，約好
通話時第一句講什麼，第二句講什麼，諸如問答
姓名、住址，或是去哪裡等等。

他們如演戲排練那樣逐句對好後，分別去正
豐街和十六舖的兩部電話上，按剛才 「排練」的
你講我聽，我講你聽複述一遍。現場驗證，確實

是在與朋友、鄰居說話，這才相信電話的神奇功
能是真傢伙。

比肖普見來玩電話的人多了起來，不再免費
而是收錢了，通話一次叫銅錢三十六文。於廣大
小市民來說，這是一筆不能說小的開銷，平時又
習慣於見面說話，不想利用要花錢的電話。所以
只有那些有錢階層光顧，或是 「白相白相」閒話
一通，當然多數是通過電話談正經事的。

進入二十世紀初年，一些生意人開始使用電
話了，事實讓他們感到，可以以最快的速度得到
商機信息，一些貴者富者也認識到，利用電話交
談較之你來我往省時省力得多，於是紛紛裝起了
電話。

美國偶像，中國製造
「時人見寒山，各謂是風顛。

貌不起人目，身唯布裘纏。我語他
不會，他語我不言。為報往來者，
可來向寒山。」寒山，唐貞觀年間
居於浙江天台山國清寺的一位僧人

，以瘋癲聞名於世，《五燈會元》稱他為 「風顛漢」，
贊寧《宋高僧傳》則說 「寒山子者，世謂為貧子風狂之
土，弗可恆度推之。」而他又是一位佛教中的瘋狂戰士
、詩歌英雄。寒山在唐詩中的地位一直不太高，卻在二
十世紀的日本和歐美，擁有相當多的崇拜者。

王紅公（Kenneth Rexroth，一九○五─一九八二）
，這位以活力和古怪性格著稱的美國詩人就是寒山的崇
拜者。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在一九五○年
代垮掉派風潮掀動全美的時刻卻徹夜翻譯寒山的詩，以
此作為第一推動力。斯奈德同時身體力行，以寒山的生
活觀為楷模，住在美國西部的森林裡，遙望明月、攀登
山岩、飲着泉水，他一直以寒山的目光在當代美國歌唱
。斯奈德曾於一九五八年在East Wind Printers出版社出
版了一本寒山詩選，選詩二十四首，此書（Riprap &
Cold Mountain Poems）的序言中，他寫道： 「他們
（寒山與拾得）已經成仙了。但是，現在有些時候，在
美國的窮街陋巷，果園中，流浪漢出沒的叢林裡和伐木
營地裡，你還會與他們不期而遇呢。」

胡菊人也有一文《詩僧寒山的復活》： 「而他（寒
山）以 『樺皮為冠，布裘破敝。木屐曆地，是故至人遁
跡。同類化物，或長廊唱吟，唯言咄哉咄哉！三界輪迴
……』 ， 『則與垮掉一代之蓄髯長髮，粗衣破服，足屐
破爛鞋，唱民歌，聽爵士樂，基調是並無不同的。而寒

山或於村野與牧牛子而歌笑，或逆或順，自樂其性……
』 又正與垮掉者的生活格調相合，他們之特別以寒山作
為他們的象徵也既不足為奇了。」

如果我們把 「自古英雄出少年」改動二個字，那就
是自古英雄出狂人。而正是寒山，這位具有狂禪風骨的
英雄影響了當今世界上的許多詩人，同時也影響了西方
文化思潮。在西方六十年代的嬉皮士運動中，寒山就被
當之無愧地奉為最英勇、最先鋒、也最古老的先行者。
據說，披頭士樂隊一九六七年名曲《山上的愚人》描寫
的就是寒山：沒有人理睬他／人們說他傻了／但他卻從
不回答／山上的愚人／／看那夕陽西下／心中的眼睛／
看見宇宙的迴旋／生死還雙美。

寒山曾這樣討論生與死：欲識生死譬，且將冰水比
。水結即成冰，冰消返成水。已死必應生，出生還復死
。冰水不相傷，生死還雙美。王梵志（寒山之師，但他
們更像是一對待歌密友）拒生享死，將生死比做美酒；
寒山卻將其比做冰與水，冰水轉換猶如輪迴轉換，生死
同理、互不相礙，剛好打了一個平手。推而廣之，冰水
不相傷，也可以說男與女不相傷，即陰陽不相傷。今世
與昨世同樣不相傷。從而人間獲得了一個和諧的大境界
。而且還形成一個雙美。這雙美充滿綿綿的幸福感，使
我不禁想起一些別的類似比喻：生若春水、若黎明嬰兒
的哭聲、若冬日裡一個吃着草莓的小孩；死若白雪、若
深夜老人下棋的落子聲、若水中無言的鴨蛋。

冰與水這象徵生與死的雙美還繼續使我忍不住吟出
如下一首古老的日本和歌：深山井裡的水／一向凍着
，／如今怎麼冰就化了呢？／／薄冰剛才結着，／因為
日影照着的緣故，／所以融化就是了。而熱愛唐詩的毛
澤東在晚年是否吟詠過 「冰水不相傷，生死還雙美」 這
二句詩呢？筆者突然想到此節。

月與燈
這是晚春晴朗的一天，寒山閒來無事，身穿樺皮衣

裳（他常以樺皮為衣），去另一座山間的清廟拜見一位
高僧。時間在靜靜地流逝，談話與品茗已到夜半，該告
辭了。這時導師為寒山親自指點歸路，他在若燈高懸的
神秘半月下返回。或許他還會在半路上獨坐泉邊陷入另
一番離奇的沉思：閒自訪高僧，煙山萬萬層。師親自歸
路，月掛一輪燈。

但不管怎樣，這時的寒山是寂寞的，猶如他常在山
石竹木上刻寫他寂寞的詩句一樣。他甚至在流水上寫下
他的禪歌，即使這樣，我想也不會讓人吃驚吧。

「月掛一輪燈」 多美的樣子，意會易言傳難，但我
仍要斗膽地去試說一點點：我想那一定是蛾眉月吧，它
在東邊的山峰上，極細小地出來，恍若如豆之燈、清雅
地朗照着飄向遠方的道路；或者這樣說，那小月若細細
的佛燈預示了多少歸途中秘密的命運。寫到這裡，我還
想到三十年代的詩人廢名，他也是一個愛寫 「燈」──
這一佛家語──的詩人，在其《十二月十九日夜》中，
如是寫來：深夜一枝燈，／若高山流水，／有身外之海
。／星之室是鳥林，／是花，是魚，／是天上的夢，／
海是夜的鏡子。／思想是一個美人，／是家，／是日
，／是月，／是燈，／是爐火，／爐火是牆上的樹影

，／是冬夜的聲音。
朱光潛曾評說此詩，以為 「有禪家與道人的風味」

。而陳超也認為：他將象徵主義的直覺體驗，與我國禪
宗的靜觀本心結合起來，寫無中之有，有中之無； 「吾
心即世界」 （《20世紀中國探索詩鑒賞》）。

風景中 「痴定」的狂人
嘯傲於山林風月間的寒山也有 「痴定」之時：杳杳

寒山送，落落冷澗濱。啾啾常有鳥，寂寂更無人。淅淅
風吹面，紛紛雪積身。朝朝不見日，歲歲不知春。 「杳
杳」 、 「落落」 、 「啾啾」 、 「寂寂」 、 「淅淅」 、
「紛紛」 、 「朝朝」 、 「歲歲」 ，時光在這一氣呵成的

八組疊字間凝住了。冬天的寒冷很好，山、水、鳥、靜
、風、雪在一年一度，而人卻不見天日、獨坐幽林、靜
如止水。這裡有寒岩的景色，也有寒山內心屏息的禪意
。痴定適合於冬天，因為冷而增加了集中的幸福感，使
我們與詩人一道進入超越現實的冬眠並在幻覺中沉入無
垠的黑暗與時間的零度狀態。某種東西開始昇華了，寒
山與自然完全融為一體。

我彷彿聽到寒山黃昏時分的吟經聲，他一刻不停地
吟着，連天光與春秋都忘記了。

這黑暗的誦經者或寫詩人實在是了不起呀！
接着我又想起了另一件趣事。日本十三世紀的道元

禪師在他一首題名《本來面目》的和歌中，這樣寫着：
「春花秋月杜鵑夏，冬雪皚皚寒意加。」 這真是典型的

寒山意境。而道元禪師這二句正好成了川端康成一篇至
美隨筆《我在美麗的日本》的出發點。

也正是《杳杳寒山道》使我在一九九○年的深冬寫
下了《以樺皮為衣的人》，以此作為對寒山的懷念。下
錄之：這是纖細的下午四點／他老了／秋天的九月，天
高氣清／廚房安靜／他流下傷心的鼻血／他決定去天台
山／那意思是不要捉死蛇／那意思是作詩：／ 「雪中獅
子騎來看。」 從以上為寒山所畫四幀小像以及其對後來
人的影響，可見寒山的確沒有死，他至今仍活在我們所
有人的心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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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去世後，只留下一間破舊的泥
房。因為沒人料理，屋裡四處漏水，牆
上都長出了野草。

一條公路從遠處而來，據說剛好通
過這間泥房，如果拆遷，可以賠償一大
筆錢。

老人有兩個兒子，本來一人一半，相安無事。但大兒子覺
得老人是他照顧的，這房子應該歸他，所得的賠償款也應屬於
他。小兒子不同意，開始算自己對老人的付出，那是一筆只有
他們兄弟倆才知道的帳，加加減減，減減加加，誰也說服不了
誰。

為了這間閒置多年的泥房，兄弟倆有了矛盾，有了爭吵，
然後還動了手，叫來了村幹部來調解，調解了多次，仍然無效。

最後上了法庭。這是一個小案子，法院進行了庭外調解，
如果房子拆遷，所得錢款一人一半，兩人仍然不同意。他們都
提供了房子屬於自己的證明，調解員一直犯難，案子暫時擱了
下來。而兩兄弟成了仇人，路遇時兩人經常怒目相視。村裡人
都說鬧成這樣真的不值。

拆遷遲遲不見響動。過了一年，遠方的那條公路改道了，
不再經過他們的村子，那間泥房就不需要拆遷了。

一個暴雨夜，那間泥房突然倒塌了，砸倒了鄰居家的一面
牆，所幸沒有砸到人，如果修繕，至少得二三萬元錢。鄰居找
到兄弟倆，讓他們賠償。

哥哥說，這房子是弟弟的。弟弟說，房子是哥哥的，兩人
避之不及，誰也不肯賠。鄰居無奈，於是把兄弟倆告上了法庭。

審理這起案件的又是那個法官，他覺得這間泥房和他們兄
弟倆真的太離奇了，讓人哭笑不得。

這起案子是公開審理的，村裡來了不少人。原先兩兄弟是
爭奪房產，現在他們卻在法庭上推讓房產。

法院判得也乾脆，砸壞人家房屋，賠三萬，兩兄弟一人一
半。退庭後，兩人法庭外又吵成一團，說這泥房就是對方的。

不少村裡人在場，像看戲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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